
y1.防空洞、海灘、脫皮狗 

第 10 天 夜晚 

這當下，我們的肚子都鼓鼓的，不過阿郎仍一派認真烤著肉。 

阿郎真的超壯哦，從他身後望去，你會以為自己看見一隻熊。不過年屆五十

的他，個性卻一點也不像熊，不僅脾氣超好，對小傻跟我也總關懷備至。之前我

倆一直都在外流浪，因沒錢，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有一天，我們在街上四處閒

逛，瞧見有人家裡的狗在吃飯，小傻於是慫恿我去偷狗的飯。才剛得手，卻被阿

郎揪住。他一手按住我的肩膀，對我搖搖頭。我以為他是狗的主人，要找我們算

帳，本想咬他，然後趁機帶著小傻逃跑的。沒想到，他竟問我們是不是餓了？小

傻跟我點點頭。接著他就領著我們到一處神秘的防空洞，並招待我們一餐。後來

他女朋友淑麗問我們打算上哪去，我們表示無處可去。他於是邀我們加入防空

幫，並讓我們免費住在這溫暖的防空洞裡。 

但他們後來有所顧慮，因三八花那賤人直說我倆年紀太小，跟他們遊蕩，會

有問題。淑麗本贊成，卻也因胡說瞎說的三八花而轉念，甚至打算讓我們去找社

會局咧！誰要投靠那鬼單位啊！幸好阿郎力挺，我們才得以繼續待在防空洞，要

不然，小傻跟我可能還在外頭餓肚子呢。 

    在小傻跟我獨力流浪的日子裡，我們逗留過很多地方，例如有很多同性戀的

公園啦、政府蓋的蚊子館啦、又或者聚集很多流浪漢的火車站啦等，但那些地方

都比不上這裡，防空幫所在的防空洞可謂得天獨厚，隱密、舒適不說，三分鐘步

程外，就是一片海灘，美得不像話。 

 

    烤肉這件事很奇怪，一旦吃飽，就會打瞌睡。也許是因木炭燒著，氧氣比較

少的關係吧。我看大家的眼睛都瞇成一條線，似乎就快睡著。 

    此時，阿郎說：「阿香，我們都很想知道妳跟弟弟的背景，趁這機會，跟大

家談談好嗎？」 

    「我上回打算說，」我說，「但你們又不肯相信，對不對，小傻？」 

可是小傻沒回應，因他已睡著，還打著呼呢。 

    「妳說自己是熱帶魚，來自海王國，又說妳是公主……那些狗屁倒灶的鳥故

事，誰信啊？」三八花說，「我們雖是遊民，但一點也不笨啊。」 



    「去妳的，三八花，妳少囉唆！」我說，「誰說大家都不信，淑麗就信啊，

對不對，淑麗？」 

    但淑麗彷彿也不怎麼挺我，僅露出微笑。 

    防空幫的大家一直好奇小傻跟我的背景，但我跟他們說實話，他們又不信。

不知何故，人類總很難相信我們…… 

 

    是啊，我是一隻熱帶魚，我的名字叫阿香。 

    我是貨真價實的熱帶魚哦，但很多人都不相信，或以為我以譬喻方式形容自

己是熱帶魚。不是啦，我真是一隻熱帶魚。不過我目前已非熱帶魚，而是人類，

但基本上還是熱帶魚，只是「變成人類」而已。但很多人就是不願相信（我看一

眼防空幫的成員），或以為我精神不正常，是個瘋婆娘。 

 

    「妳本就是小瘋婆娘！」三八花說，「哪有人說自己是魚的！」說完，她嘻

嘻笑了起來。 

    「去妳的，死賤人！」我瞪她一眼。 

    「三八花，妳別這樣說話！」淑麗說。 

    「就是！」我說。 

    「阿香，妳也是。」淑麗說，「別動輒脫口賤不賤的，很難聽。」 

    三八花這時對我做一個鬼臉。 

（算了，我們別理三八花）總之，我絕非騙人精，我真是一隻熱帶魚，來自

海王國，且我還是公主…… 

現在來說說我的背景。前面提過，我是一個公主，想當然爾，我父親就是海

國王。他因年事已高，所以脾氣很差，而且呢，是個老古板，執意要我讀什麼熱

帶魚管理學院，將來才好替他接管他的海王國。但我才不要。那太無聊。 

對了，我父親是一隻海龜哦，三百多歲了。 

 



    「妳是熱帶魚，妳父親卻是一隻海龜？」三八花質疑我。 

 

    （我看三八花一眼，我討厭她那質疑的樣子）是啊，我父親是海龜沒錯。他

因是同性戀，所以未結婚。但他不能公開出櫃，畢竟我們那裡保守得要命。他對

外的說法是，他過去曾戀上一隻母熱帶魚，後來她因難產而死，最終就剩我一個

女兒。但這並非最扯的部分，更讓我受不了的是，他一直對外宣稱我跟他十分相

像。很好笑吧？我竟像海龜？簡直是睜眼說瞎話！後來我又多一個弟弟，他是一

隻螃蟹，名喚小傻（就是睡在我旁邊的這位小朋友啦）。至於海龜為何生出螃蟹？

你們大概也猜得到，那是因他的另個女朋友是螃蟹。當然，那可憐的母螃蟹也是

相同下場，生下小傻後便死去。然後他會承認自己的確十分風流。基本上，為避

免自己同性戀身分暴露，他什麼謊都扯得出來。 

    熱帶魚的壽命大概只有十多年，父親擔心我會突然死掉，於是帶我去找他的

前男友「章魚巫師先生」。 

    住在偏遠大峽谷地區的章魚巫師先生長得很難看，比〈海綿寶寶〉裡的章魚

哥還醜，且嘴巴還有怪味道。坦白而言，我也難以理解父親竟曾跟他交往，不過

父親本人其實也很醜就是。 

    反正呢，我記得章魚巫師先生讓我喝下一種非常難喝的飲料，黑色的，且氣

泡很多。他說，那是可樂，喝了可會讓我很樂的。可是他騙人，我根本沒有很樂，

只不斷打嗝。不知歷經幾次嗝後，章魚巫師先生便跟我說，我已擁有五百年的壽

命。 

    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畢竟我尚未活到五百年。 

    那關於我的身世？ 

    其實我幾乎一無所悉。只知我的親生父母被人類給抓走。據說到一個叫越南

的地方，且被置入一個方形的透明箱子裡。聽說日子過得不錯啦，每天都能吃到

一種圓圓的美食。不過他們現在應已死了，畢竟我已十四歲了。 

 

    「若妳真是熱帶魚，為何來人類世界？」阿炮問。 

 



    (這問題問得好)基本上，人類世界對我們而言，是個可怕至極的地方。經常

有關於人類惡毒的傳言在我們那裡散布，例如說人類很貪吃，什麼魚都吃，就連

噁心的海膽也吃呢！但我卻覺得還好啦。我們那裡的鯊大哥不也如此？世界隨時

都有殺戮，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多。 

    說到鯊大哥，其實他們是一群好人，只要你跟他們保持距離就好。 

    怎麼說呢，他們好像一群你知道的，很善良的強暴犯。儘管善良，卻因無法

控制欲望，經常做出傷害別人的事。像上次我跟一個鯊大哥志鴻在MSN上聊得

很投機，我們也很喜歡彼此。他後來直說想見我，但我擔心他見了我，會一口把

我吃掉──我們那經常發生鯊魚凶殺案件──但他拍胸脯保證不會。我感覺他十

分誠懇，因此答應跟他約會。 

我當時跟他約在怡于咖啡館。那裡比較清靜，且周遭風景很美。咖啡館本身

也別有特色，薑黃色底，外頭還滿布發亮的彩色海星，整棟建築物猶如一棟巨大

薑餅屋。此外，招待生還是來自深海的燈籠魚先生呢。據說，他們所以被重金禮

聘而來，正是因他們醜得出名。 

    那晚我請魟魚漢哥載我去，反正我當天很閒、沒事幹，所以很早出發。且你

知道，我是熱帶魚，天生麗質，不用打扮就光彩動人，而漢哥當天游得很快，我

很早便抵達。 

可是志鴻卻遲到，但不能怪罪於他，他在來的路上不斷被旗魚警察先生臨

檢，還吹了好幾次的酒測儀呢！ 

    志鴻抵達時，把自己偽裝成海豚，甚至在背上寫著 Dolphin，讓我想起〈鯊

魚黑幫〉裡的藍尼。可憐的他一定得這麼做，要不可會把大家都給嚇跑的。 

    我們各點一杯海草汁。志鴻點的是原味，我的則是鮮奶口味。接著他跟我侃

侃而談，包括他其實很討厭自身的鯊魚身分，又說他也很排斥殺生，甚至曾吃素

一陣子，可是後來身體出問題，所以只好又吃葷。 

    「我根本不想當壞人……」他哀怨的說。 

    「你真可憐。」我說，「我很同情你。」 

    志鴻與我相繼嘆了口氣。 

    志鴻喝一口海草汁，接著跟我聊到他的家庭。他說他父母過世了，據說是被

人類害死的。一回，他父親發現一艘捕漁船的船舷綁有一頭死去的大鯨魚，他帶



他母親與一群夥伴去吃。一個無聊的人類卻拿魚叉亂刺他們。結果一陣混亂，大

家彼此亂咬，他的父母因此身受重傷，返家不久後就死去了。 

    「所以你現在是一個人？」我問。 

    他點點頭。 

   「不會寂寞嗎？」 

    他又點點頭，一副就要哭出來的樣子。我對他深感同情。 

    「但至少現在有我陪你啊。」我說，並遞給他一張面紙。 

    他用面紙揩拭眼角，說：「謝謝妳。」 

    咖啡館內此刻忽傳出一首英文歌，旋律輕輕柔柔，聽來令人舒服。 

    「這首歌真好聽耶。」我說。 

    志鴻點點頭。我們忍不住隨音樂左搖右擺。一旁的海蛇服務生秀英告訴我

們，這是一首來自人類世界的歌。 

    「歌名叫什麼呢？」我問她。 

    她笑著說：「不好意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一首關於『等待』的歌。」 

    「等待的歌？感覺有點悲傷呢……」我說。 

    這時適巧有隻油光光的海蟑螂爬上我們桌子。志鴻抓起海蟑螂的觸鬚，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吃了下去，還喀哧喀哧一直嚼。我雖覺噁心，但能理解。畢竟

他是鯊魚，可能餓了。 

    半晌，志鴻忽一往情深的望著我，跟我說，他很喜歡我。 

    「我也很喜歡你啊。」我說。 

    志鴻忽展笑顏，卻露出一口尖牙，怪嚇人的。 

「阿香，今晚外頭天氣不錯，我們出去游游，好嗎？」他問。 

我點點頭。 



志鴻結帳後，我們便游出咖啡館，到一個杳無魚煙的地方。那裡有個觀景台，

在上面你可以俯視整個海峽谷，很漂亮的。就在那時，我看見一群色彩繽紛的蝴

蝶在海峽谷裡飛來飛去，猶如漫天飛舞的彩色雪片一樣。 

志鴻指著蝴蝶說：「妳看，好美的蝴蝶！」 

「是啊，好漂亮！」我點點頭，「可是蝴蝶怎會在晚上出現呢？」 

志鴻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 

這時，我忽感恐懼。據說，夜裡的蝴蝶會帶來厄運的。我轉過臉，打算告訴

志鴻時，卻發現他已變臉，並張著大嘴企圖吃下我。 

    我於是甩他一個巴掌。 

    他清醒些，直向我道歉，並說他很喜歡我，想要寵愛我……可是一會他又失

去理智，又張開大嘴。 

    我又甩他一個巴掌。 

    可是這巴掌卻使他的嘴張得更大了──這回可是來真的。我發覺苗頭不對，

轉身逃跑。可是志鴻好像化身為魔鬼一般，死命追著我，我拼命游呀、卯死勁的

游，沒命似的游，最後我看見一面鏡子，不假思索的，直穿了過去。 

 

    「你們知道那面鏡子是什麼嗎？」我問他們。 

    「是什麼呀？」他們同時問。阿郎的眼睛張得很大。 

 

    哦，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原來那是一面結界。 

    我穿過那面鏡子，就進入你們人類的世界。 

    下一秒，我發覺自己躺在沙灘上，奄奄一息，幾乎就要死掉。 

    太陽很大，且極其炙熱，我覺得我皮膚上的黏膜都快被蒸發掉了。 



    然後我聽見遠處有樂音傳來，旋律很棒，感覺相當輕柔，還有很好聽的鼓聲、

吉他聲。此外，我也聽見人類唱歌跳舞的聲音，也嗅見食物的香氣；不過也許只

是幻覺也不一定。 

    或者，那會是天堂嗎？…… 

    就在我感覺自己瀕死之際，朦朧中，我看見一個人類的男孩子，看來才七、

八歲吧。 

    他好奇的盯著我看。 

    我看著正俯視我的他。哇，我覺得他好美麗，忽然間，有種好甜好軟的東西

射入我心裡，且逐漸擴散，然後把我整個人包住，讓我一下子忘卻了自己即將要

死的感覺。接著，我看見他一面看著我，一面搔著頭。 

    半晌，他俯身，將我自海灘上撿起。躺在他手掌上的我，感覺好舒服。他還

用一隻食指撫摸我的肚子，直說：「妳不能死喔，要活著喔，要加油……加加油

喔……」 

    後來，他將我放進海裡。我游開時，對他道聲「謝謝」。他面露疑惑，大概

是聽見了我的聲音吧。 

    回到海裡後，我不顧一切奮力往前游。幸好，在精疲力盡之際，順利穿過結

界，抵達海王國。 

 

    進入皇宮時，焦躁不安的父親正坐在他那張金碧輝煌的寶椅上，以手背拍著

手掌，嘴裡發出嘖嘖聲響──這是他擔憂時的慣有動作。他一見到我，逕從寶椅

上下來，直問我上哪裡去了？為何不打個電話回來？ 

我據實以報。 

    「鯊魚都是沒人性的王八蛋，」他說，「妳怎能跟他們見面呢？妳難道不要

命啦？」 

    「志鴻是好人」，我說，「他只是失控而已。」 

    父親聞言，忽伸長脖子，吼：「什麼只是失控，他很有可能殺了妳啊！」 

    「沒那麼嚴重的。」我說。 



    「總之，我不准妳以後再跟鯊魚見面！」他說。 

    「不見就不見。」我說。老實說，我也不打算再跟鯊魚見面，欠缺控制力的

他們可真嚇人。 

 

坦白而言，父親待我們很好，儘管他每日都忙得不可開交，每晚仍堅持陪我

們用餐，此外，睡前也會唸故事給我們聽。小傻非常喜歡父親準備的故事，我卻

不愛。父親的故事向來很可怕，例如那晚他唸的《快樂王子》，我聽聞後，感到

毛骨悚然。我不懂處境已堪憐的雕像為何非得幫助他人，猶如一個生重病、又沒

錢醫的人，還堅持把僅有的錢給別人一樣。受餽者若得知實情，勢必愧疚一輩子

的…… 

    當父親總算唸完可怕的《快樂王子》，離開我們的房間後，躺在床上的我，

心裡一直出現那男孩的畫面。 

    尤其他的雙眼。 

    他的眼神。 

    是怎麼一回事？ 

    我記得你們人類總喜歡談到一個字──「愛」， 

    是如此嗎？ 

    我也掉進你們的愛情世界了？ 

 

    接連幾天我都無法入眠，滿腦子都是那男孩的畫面：他的手掌溫暖而柔軟，

躺在上面如同躺上海葵床一般；而他的眼神，幾乎像閃著光一樣…… 

    為何我會如此想念一個人的眼神？ 

    我思不透。 

 

    「那就是愛啊！」三八花說，同時發出像女巫的笑聲。 



    （聽見三八花說愛，真叫我毛骨悚然） 

 

    一日早晨，我弟弟走了過來，爬到我的床上。 

    「姊姊，父親叫我們吃飯了。」他說。 

    「小傻，」我說，「姊姊不餓。」 

    小傻歪著頭看我，問：「為什麼不餓？」 

    「我也不知道。」我說。 

    小傻嘴裡吐出些許泡泡。我幫他擦掉。他又說：「最近妳跟平常不一樣，是

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沒什麼事。」我說。 

    「真的沒事？」他又問，雙眼瞇了起來。 

    「好吧，什麼事都瞞不過你。」我說，「我可以跟你說，但你不能跟父親說

哦。」 

    小傻又吐出泡泡。 

    「幾天前我曾不小心闖入人類世界。」我說。 

    小傻大驚失色，嘴裡吐出一連串泡泡。「妳跑去人類世界了？」 

    「我知道這樣不好。」我說，「但其實哦，人類世界感覺起來並不可怕。」 

    小傻停止吐泡泡的動作，雙眼直盯著我。 

    「而且我遇到一個男孩，他救了我。」我說，「他長得很漂亮，尤其是他的

雙眼，好像會發光一樣。」 

    小傻發出呼嚕一聲。 

    「我想再見他一面，一面就好了，我打算親自跟他道謝。」我說。 

    小傻這時搖搖頭。「這可不行，太危險了。」 



    「我知道人類世界極其危險……」我說，「且人類很壞，壞得不得了……」  

    小傻點點頭。 

    「算啦！」我說，「反正我也不知如何再次進入人類世界，再想下去也是徒

勞……」 

小傻又點點頭。 

「可是……我真的很想再見他一面，再見一面就好……」我又說。 

這時，我忍不住嘆一口氣。 

小傻低下頭，好像也嘆一口氣。半晌，他忽抬頭，看我一眼，接著張開夾子，

往左邊夾了夾。 

「什麼？」我說，「你是說可以去找水母堂姊？」 

他點點頭。 

「對厚，嬸嬸曾去過人類世界，水母堂姊應對人類世界很熟悉才對。」我說。 

 

水母堂姊的家離皇宮不遠，大概只需五分鐘游程，但小傻必須橫著走，所以

多花了一點時間。抵達時，水母堂姊正在看電視。她一看到我們，便展出笑臉。 

「阿香，」水母堂姊招呼我，「妳來啦，進來坐坐。小傻也跟來了呀，都進

來，我給你們泡茶。」 

「謝謝妳。」我說。水母堂姊拉開圓桌的椅子，示意我們坐下。接著轉身拿

起一個圓水壺，置入一些乾水草，再拿起熱水壺，將熱水斟入圓水壺裡。頓時水

草香四溢。 

「這是我剛買的水草茶，聽說喝了會瘦。」水母堂姊說，一面將熱茶倒入小

杯子裡，再移到我們面前。 

    「喝，」她說，「別客氣！」 

    我端起茶杯，啜一小口。小傻也想喝，但著實太燙，我不放心他喝。我把杯

子移開，等冷卻後再讓他喝。 



    水母堂姊喝口茶，問：「阿香，今天怎會來這？」 

    「水母姊，」我說，「我有事想請教妳。」 

    「哦？什麼事？」水母堂姊又啜口茶，說：「真是好茶呀！」 

    「水母姊，聽別人說，妳對人類世界十分理解？」我問。 

    「人類世界？」 

    我點點頭。 

    「很多人說，妳對人類世界很了解，那是真的嗎？」 

    「我並不了解，但我知道別人這麼傳的原因。大家都說我母親是唯一去過人

類世界的海王國居民。」她說。 

    「那是真的嗎？」 

    她沒有回答，僅問：「妳為什麼問這個？」 

    「我想去人類世界。」我說。 

    「妳想去？」她問，「妳為什麼想去那種地方？」 

    「我其實已去過了。」 

    「妳去過了？」她大感震驚，「妳怎會去過那種地方？」 

    我點點頭，說：「不小心的，是一場意外。」 

    「那妳看到了什麼？人類世界很可怕嗎？」 

    「我不太記得了，只覺得很熱。」我說。 

    「熱？」 

    我點點頭。「因我躺在人類世界的沙灘上，險些被曬死了……」 

    「幸好妳沒事。」她直撫著胸口說，「沒事就好……」 

    「可是我想再去一次。」我說。 



    「為什麼？」水母堂姊睜大雙眼問。 

    「我想再見一個男孩。」我說。 

    「男孩？」 

    「是呀！就是把我從海灘上捧起，然後放回大海的那男孩。要不是他，我早

被太陽給曬死了。」我說，「不知怎的，我一直無法忘記他的眼神，覺得自己一

定得再見他一面，要不，則好像不能呼吸一樣……」 

    「難道是因為愛？」她說。 

    「到底什麼是愛？」我問。 

    「老實說，我也不懂。我只大概聽母親說，在人類世界裡，兩個人會相互吸

引，彼此之間會產生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而那力量，可是比生命還來得重要的，

據說，那就是愛。」 

    「聽來抽象。」我說。 

    「本來就抽象。」她又說，「人類本就是抽象的動物。從出生到死，大概只

有短短的一百年，以時間的概念而言，一百年只是一個瞬間，存在感幾乎不存在；

一個幾乎不存在的存在卻又那麼的有存在感，本身就萬般矛盾。所以人類的存

在，就是一種抽象。」 

    「妳把我搞糊塗了。」我說。 

    「關於愛，我也一知半解。但我母親曾說，海王國居民若待在人類世界，只

能有六十天的時間。若超過，則會……」 

    水母堂姊說到這時頓了一下。 

    「則會？……」 

    水母堂姐以食指敲敲自己豐潤的臉頰，說：「老實說，我忘了那後果，但我

知道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後果。」說到這，她停下敲臉動作，改以沉思的表情，

說：「但是，只要我們在六十天內，找到所謂的愛，自然就知道怎麼脫身。」 

    「聽來很嚇人。」我說，「似乎也很難達成。」 

    「是呀！」水母堂姊說，「所以還是不要輕易嚐試比較好……」 



    我嘆口氣。茶此刻已冷了。我把小傻的茶端給他。他呼嚕呼嚕沒幾口便喝完

了。 

    「除此之外，」水母堂姊補充，「若我們以人的形象出現在人類世界時，我

們將在人類世界存有一個身分。」 

    「身分？」我說，「什麼意思？」 

    「嗯，這很難理解哦。」她又說，「反正妳若以人的模樣出現在人類世界時，

自然就會明白了。」 

    「我如何才能再去一趟人類世界呢？」我問。 

    水母堂姊聳聳她那幾乎看不見的肩，說：「這是個秘密，沒人知道的。」 

    「秘密呀……」我說。 

    水母堂姊點點頭。 

 

    阿郎這時把剩下牛排全擺上烤肉架，濕潤的牛排因熱度而發出茲茲的聲響。 

 

    水母堂姊又說，要去人類世界是可遇不可求的。海王國居民大概只有萬分之

一的機率可赴人類世界一遊。我既已去一次，要去第二次，根據她的形容，就像

被雷劈一般困難。而我們又生活在海底，老天得把雷劈進海水裡才行，你便知道

那機率有多低了。至於海王國居民究竟如何才能去人類世界，或者如何從人類世

界返回海王國，她說，都是無人知曉的秘密。 

    「妳自己也去過一趟，」水母堂姊說，「妳記得妳怎麼去、怎麼回來的嗎？」 

    我的確不記得。我只記得抓狂的志鴻猛追我，以致我沒命似的逃，然後穿過

一面像鏡子的結界。下一秒，我便在躺在人類世界的沙灘上。後來也只記得自己

躺在那男孩的手上，然後他將我放回水裡，我一往直前奮力往前游，才得以回到

海王國。 

一切順理成章，卻又不可思議…… 

 



    那晚我們跟水母堂姐道別後，返回皇宮時，已是晚餐時間。晚餐一往如常極

其豐盛，我卻絲毫沒有胃口。我腦裡仍不斷出現那男孩的雙眼，不知怎的，我心

裡好難受，好像若沒有機會再看見他，世界就沒有意義一樣。 

    晚餐結束後，我陪海龜父親在客廳看一會電視。父親似乎明白我有心事，試

圖與我聊聊，但我著實沒有心情。 

    「父親，」我說，「我先睡了。」 

    「今天這麼早？」他問。 

    「是，」我說，「我有些累。」 

    「那麼，早點休息吧。」他說。 

我點點頭，跟父親道晚安。說完，便往臥房走去，小傻也跟著我回房。 

 

    那晚，我做了個夢。夢見小傻跟我身處一個類似陽台的地方，前面是深不見

底的可怕峽谷，然後天色灰暗，大概是晚上。就在那時，忽有一群色彩繽紛的蝴

蝶，從我們面前緩緩飛過。數量好多啊，成千上萬，或者上億也不一定。小傻跟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知過多久，小傻耐不住性子，伸手打算抓蝴蝶。可是我不希

望他打擾蝴蝶。正打算制止他時，忽然傳來類似微波爐提示聲的叮的一聲，蝴蝶

之夢便結束了…… 

    早晨起床之際，我聽到一種吸氣聲。我感到不對勁，因聲音是從我體內傳出

的。此外，我在「空氣」中聞到一股臭味。 

    空氣？ 

    我嚇了一跳，接著「坐起身體」。 

    坐起身體？ 

    我看看自己的雙手，我竟有了一雙手！再看看下半身，我竟有了一雙腿！ 

    我竟從一隻魚變成一個人了！ 

    此外，我發覺自己坐在一個髒汙不堪的陌生地方，且四周陰陰暗暗的。下一

刻，我才看見，一尺外就是臭水溝，裡頭有很多垃圾。我擦擦眼睛，看見前方有

個人類的小男孩，正在垃圾堆裡翻滾。一會，他抬起頭──嘴裡還咬著一個空的



奶茶鋁箔包──他看到我後，露出笑顏，並將嘴上的鋁箔包吐掉，沿著牆壁向我

走來。 

他站在我面前時，嘴裡呼嚕呼嚕吐出一大堆泡泡。我才頓然理解，原來他是

小傻…… 

 

    「所以，小傻跟我就這樣來到了人類世界。」我說，「你們信嗎？」 

   大家一陣漠然。我看見阿郎一面用夾子翻牛排，一面搔頭。阿炮則捋著下巴

鬍子，彷彿在深思。 

    「聽妳在鬼扯！」三八花說。 

    我瞪了她一眼。 

    淑麗說：「不管信不信，我喜歡妳的故事。」 

    「這並非故事，」我說，「而是我的真實人生。」 

    「若這一切屬實，那妳豈不只能待在人類世界六十天而已？」三八花冷冷的

說。 

    「是呀！」我說。 

    「印象中，我們也相處好幾天了。」淑麗說，「那妳還剩下幾天？」 

    「今天是我們在人類世界的第十天，所以還剩五十天……」我說，「我得找

到愛，且刻不容緩，要不然就麻煩了……」 

    「找到愛談何容易？」三八花笑著說。淑麗也點頭認同。 

    「你們都找到愛了嗎？」我問。 

    眾人忽沉默下來。 

    阿郎還在烤牛排，但我想已沒有人吃得下。不過還好，旁邊正好有一隻脫毛

狗，正飢腸轆轆的望著我們。 

 


